
恐怖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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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长的如同阿波罗一样的男人比我高上五六公分，身体要比

我更加强壮，本来欧美人的体格就要强于亚洲人种。站在他面

前，我暗道，妈的成吉思汗都挂在了他的手里，我不会也步他

的后尘吧！

趁着比赛还没开始，我朝手上的绷带啐了几口唾沫，让它摩擦

力更强。卡洛斯看到我这个举动，英俊的脸庞皱起了眉头。我

忽然想到，在跟成吉思汗打斗的时候，卡洛斯曾被连续踢了几

个趔趄。

看来只能故技重施了。

低扫是我的最爱，平时锻炼腿法的时候，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

了低扫上面。高扫确实可以一击必杀，但启动太大，容易被对

手预判。相比高扫而言，攻击大腿以及膝关节的低扫来的更加

隐蔽和难以防御。

面对卡洛斯迅速的移动和快速的重拳，我拼命的施以低扫腿，

全部朝着他的左腿踢去。但是卡洛斯的移动太快了，我没有踢

上几下，就被他打了个迎击，狠狠的一拳砸在了脸上，我的身

体控制不住的向后倒去，撞在了围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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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识还很清醒，但被这一重拳打得脑袋里面一阵嗡嗡作

响，也不知道是不是鼻骨断了。那是旧伤，一年前鼻骨断裂的

疼痛我还历历在目，可不想再断一次。

卡洛斯冲了上来，带着那双让人畏惧的拳头。情急之下，我一

个前腿侧踹踢了出去，正蹬在卡洛斯的脸上！卡洛斯被我蹬了

一个正着，往后退了两步捂着鼻子，竟然用生硬的汉语说道：

「中国人？」

看来这个前腿侧踹还真是中国散打的独特标志啊。我没有跟他

废话，冲上去继续低扫。对于卡洛斯的近身，我开始用前腿刺

蹬加以控制，拉开距离之后，我继续用经过西伯利亚寒流淬炼

过的胫骨狠狠的砍击卡洛斯的左腿膝盖。他的拳法再好，也被

我用直线腿法给堵的死死的。卡洛斯有些着急，几次想强行冲

进来，都被我用快速的刺蹬给顶了回去。这家伙漂亮的腹肌已

经被我蹬的一片通红。

大概过了两分钟左右吧，我看到卡洛斯的眉头痛苦的皱了起

来，他开始往后退。我知道我的目的快要达到了，紧接着上步

一记狠命低扫，听到了清晰的「咔嚓」一声。

卡洛斯抱着左腿倒了下去，在拳台上痛苦的惨叫起来。看到一

个如此英俊的男人被我打成这样，真是有一种暴殄天物的感

觉。满脸痛苦的卡洛斯被抬了下去，不知道有多少女观众在咒

骂着我。

不少赌客都大声叹息，很明显，他们都是下注在卡洛斯身上

的。这又能怨谁，身为赌徒，他们应该有这个觉悟。



我从拳台上下去，其他那些拳手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卡洛

斯是久负盛名的拳手，如今却败在了我的手里，他们也许认为

我是一颗崛起的新星。但我清楚的知道，卡洛斯其实是败在了

成吉思汗的手上——上一场的连续低扫已经撕开了卡洛斯坚固

的防御，我只是又扩大了战果而已。如果卡洛斯没有之前跟成

吉思汗的那一场，倒下去的就是我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另一个拳手「收割者」也从比赛中挺了下

来，不过眉骨裂开了一道口子。上床之前，收割者对我说了一

句话：「打败猿人，就是王者。」

我没说话，心里面却有一阵莫名的激动。

峰会第四天，留在体育馆内的拳手比前一天还要少。这已经是

真正的尾声。

我的对手是绞杀「镰刀」的那个东南亚拳手，那个灵活的好像

一只猴子一样的家伙。这个体格精壮的拳手有个很奇怪的绰

号，叫「祭司」。

不过比起这个绰号，「西毒」才让在场的人感觉更奇怪吧。除

了中国人，其他国家的人几乎没有可能弄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祭司在拳台上迈着轻快的步子，毒蛇一般的目光打量着我。他

跟我的长相很像，黄色皮肤，比西方拳手略微瘦削的身材，线

条更加流畅的肌肉，还有一双黑色的眼睛。

看到这双黑色的眼睛，我忽然想到了 1106——那个死在我手里

的印第安兄弟。他的瞳孔也是清澈的黑色，那种让人心碎的清



澈。

我的心里一阵彷徨。

祭司一个小跳跃步，抢先发动了进攻，轻盈的快拳向我打来，

接着便是一记快速的扫腿，然后一记反身鞭拳直奔我的脑袋。

这一套动作连的极其迅速，滴水不漏，把他的速度发挥的淋漓

尽致。在格斗中，亚洲拳手的力量虽然比欧美拳手略有逊色，

在速度上却稍占一筹。

我知道他的速度很快，早已做好了防备，在躲过那一记爆冷的

反身鞭拳之后，狠狠的一腿扫向他的软肋！没想到祭司竟然没

有躲闪，只是略微转身用自己的后背硬扛了这一腿，然后一把

抄住了我的膝关节，身体顺势一扭，就把失去重心的我摔倒在

了地上。

在那一瞬间，镰刀被绞杀的情景从我脑中浮现了出来！我大

惊，这个家伙想把我拖入地面，那才是他所擅长的技术！

我想站起来，可是已经晚了，祭司已经压了上来，狠狠的缠住

了我的身体。他的双腿盘在了我的腰上，右手臂从我脖子下面

穿绕过去，使劲的勒住我的颈部。同时为了避免我的拳头反

击，他把脑袋使劲的埋了下去，我能够听到他在我耳边粗烈的

喘息声。

我拼命扭动身体，想要摆脱祭司的束缚。可是这家伙好像一块

膏药一样贴在了我的身上，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这时他

把左臂也从我颈下绕了过去，跟右臂一起缠绞在了我的脖子

上！



我的颈部立刻传来了一阵压迫性的窒息。虽然我站在这个拳台

上打斗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但一股死亡的恐惧还是瞬间将我俘

获！

我可不想就这样被绞死！

我尽量憋住气息，伸手双拳狠命的砸向埋在我脑袋旁边的祭司

的后脑。可是祭司就好像咬住了猎物喉咙的狮子一般，死不松

口。我无法呼吸，双拳根本用不上劲，砸在他的后脑勺上丝毫

没有杀伤力。

祭司猛然间又加大了力量，右手臂肌肉一阵紧缩。我感觉脖子

快被勒断了，喉结好像都被挤压移位了。头部不能流动的血液

全部集中到了脸上，往外涨的难受。我想我的脸一定憋成了紫

红色。

意识开始扩散，但强烈的生存信念从我灵魂深处涌出，我伸出

手抓住祭司的头发狠命的往上扯，同时另一只手向他的脸上捣

去。混乱中我摸到了他的嘴巴，鼻子，接着是眼睛……然后我猛

然用力一捅！

祭司叫了一声，缠绕在我颈部的力量一下松懈了。氧气和血液

好像挣脱了铁链的野狗，顺着我的颈部就顺了下去。幸亏刚才

的裸绞还未成形，否则就是大罗金仙也回天无力了。

祭司捂着自己的左眼站了起来，那只右眼散发着毒蛇一般的凶

狠光芒瞪着我。我迅速的爬了起来，也警惕地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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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那一下子并没有给他捅瞎，他的左眼只是暂时睁不开了而

已。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便迅速逼近他，一记重拳打了过

去。

祭司虽然左眼受到重创，但丝毫不影响反应能力。他脑袋一低

躲过了这一拳，我接着再想出拳的时候，他猛然一个前倾，然

后抱着我重重的摔到了拳台上！

妈的，这小子跟我玩定地面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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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跟祭司倒在了地上，祭司故伎重演，想再次锁住我的脖

子。看来他的左眼丝毫不影响他的状态。我在他身下拼命挣

扎，想尽力逃出这个恐怖的阴影。

我们两个人在拳台上来回翻滚，纠缠不休。地面打斗要比站立

格斗还费体力，没折腾一会儿，两个人都已经是气喘吁吁，但

谁也不敢稍有放松。

他压在我的身上，我用肘弯顶着他的脖子，两个人就这样僵持

着。我张大嘴巴呼吸着，让氧气尽可能多的输送进肺里。祭司

也剧烈喘息着，狰狞的脸上全都是汗，一滴滴的落下来打在我

的脸上。忽然间，这种感觉让我想起来小时候跟班里同学打

架，在地上搂抱着翻滚，最后都是这样的。在那一瞬间，我几

乎想对祭司说点什么。

这种可笑的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我的肘弯猛的往上一挺，

格开了他的脑袋，然后迅速的向后爬动。祭司像一条不愿放弃



猎物的鳄鱼，猛的往前一窜，又抓住了我的左脚。他娴熟的往

后一拉我的腿，然后双腿都盘到了我的左腿上，两手相扣把我

的左脚锁的死死的！

脚踝锁！这么复杂的动作，对手却是一气呵成！

我的脚踝被他的双臂锁住，他的肘腕别着我的脚跟。然后他开

始扭转肘部，想撕裂我左脚的脚踝韧带。我急忙随着他的动作

扭转身体，同时屈膝挣扎，想把左脚给抽出来。对方的胳膊一

紧，我立刻感觉到了脚踝一阵撕扯的疼痛，几乎就在同时，我

把左脚从他的控制中抽离了出来——这要感谢我们身上都出了

那么多的汗。

我立刻爬了起来，活动了一下脚腕，还好，韧带没有撕裂。当

时也没有后怕，倒是愤怒的战意被点燃了，祭司再次冲了过

来，我没有再给他任何施展地面技的机会，「砰，砰」两个低

扫踢的他一个趔趄，紧接着一个上步后直，狠狠的打在了他的

脸上。

祭司的鼻子当场就往外飚血，身体向后倒去又被围绳反弹了回

来，我一个后腿踏面，这个迎击一下把祭司打跪在了地上。我

的战意已经被他撩拨到了极点，没有犹豫的就从后面缠住了他

的脖子，用双腿盘住了他的身体，就像他绞死「镰刀」时的动

作一样。

祭司的喉咙立刻发出了「咕」的一声。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祭司就在我的臂膀里停止了呼吸。觉察到

祭司的状态，我松开了手，如释重负的站了起来——



猛然间，我竟然发现，祭司临死之时的状态，竟然跟镰刀一模

一样！眼睛半睁半闭着，好像还没有睡醒。

我刚刚沸腾的心一下凉了下去。我无比清楚的知道，这个生命

是在我手里凋零的。我绞死他，跟他绞死镰刀没有区别。拳台

之上，就这么不停的轮回着。

我不想说我为镰刀报了仇。如果要说的话，我觉得我制造了一

个和他一样的悲剧。

来自东南亚的祭司被抬了出去，我用绷带在左脚踝使劲缠了几

圈。拜他所赐，脚踝处已经一片紫青。虽然没有撕裂，但也好

不到哪去。

然后我被告知，下一场的对手是上届峰会的王者，代表墨西哥

黑帮出战的「猿人」。

伤痕累累的我成了第一个有资格挑战「猿人」的拳手，传说中

的王者终于站在了我的面前——他曾经代表了一个世界的巅

峰。

昨天「收割者」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打败猿人，你就能成为

巅峰。

雄性的本能让我有些激动，身为男人，谁不渴望着成为最强？

这个机会，本来应该是属于成吉思汗的，可是看起来，我要替

他完成这个愿望了。



为了吸引游客们下注，扩音器里不断重复着我们两个的名字：

「西毒对战上一届王者，来自墨西哥黑帮的猿人……」

我明白了，我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战，我是为了俄罗斯黑手党而

战。我所得到的荣誉，全部都是他们的。如果我胜利了，以后

我的名字便会成为「来自俄罗斯黑手党的王者，西毒……」

这帮狗日的。

为什么，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这种疑问取代了要成为王者的

欲望。我看着自己双手绷带上的鲜血，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

——不停的摧毁别人，然后再被别人摧毁。

我想反抗。

我想对这个世界，说点什么。

哪怕就让我说出一个字：「不。」

拳台之上，高大的猿人冷冷的看着我，目光之中没有一丝温

度。他是王者，他必须冷酷。猿人拥有让人吃惊的胁下肌肉和

异常发达的背阔，他强悍的气息几乎要化为实质压迫着我的胸

口。我曾经跟随优秀的泰拳冠军一起训练，我曾经在寒冷的西

伯利亚磨砺过自己的灵魂，我曾经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而如

今我站在这里，面对着一座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

「上吧！猿人！」我站在那里，朝对手低声喊道。

猿人低吼一声，冲了过来，他的速度真快，一记摆拳朝着我打

了过来。拳头还没有到我的脸上，就已经听到了刺破空气的摩



擦声。紧接着，我感觉自己的脑袋狠狠一震，控制不住的发

晕，身体像失重了一样向后倒去。须臾间，无数人的面孔从我

眼前掠过，大虎，阿强，乃昆，成吉思汗，印第安兄弟，杨

蒙，阿果……

我还没有倒下，猿人的一记重拳又掏在了我的胸口。我的胸骨

一阵痛裂，真想痛痛快快的喷出一口鲜血。随后猿人的一腿扫

踢盖在了我的头上，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眼前的一切

景物都在迅速颠倒。在失去意识之前，我看到了猿人那迷惑不

解的眼神……

曾经巅峰的目光，也终于不再冷酷。我像是完成了作业的小学

生，终于可以安心睡去。

又是昏迷……我已经记不清，自从踏进黑拳的世界后，这是第几

次昏迷了。也许，哪一次高强度昏迷就让死神把我带走了。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是在一辆汽车里。我想坐起来，但眼前

还是发晕，胸口一阵剧痛。

「你没事了？」开车的司机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认得他，他是蝴蝶会的成员，负责在太阳城看管我们这些拳

手的。可是，为什么车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问：「这是去

哪？」

「约翰内斯堡。在那里会有人接你，送你回中国。」

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胸口又是一阵剧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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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不再关心最后是谁打赢了比

赛，也不想知道谁成为了峰会的王者，猿人还是火车头？这一

切都跟我无关。我只是闭着眼睛坐在车里，感受着那微小的颠

簸。我好久没有这样过了。

胸口还在持续的痛，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

到了约翰内斯堡，有另外几个蝴蝶会的成员接待我。其中一个

用并不流利的汉语说：「西毒先生，我负责把你送回中国。」

「别叫我西毒。」我说：「我叫欧阳。」

「可以。」他点点头。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问：「黑桃 K 呢，他没来吗？」一年前，

这个家伙对我说，他会把我送回中国。我还记得他说的话。

「黑桃 K？」这人皱了皱眉，「他私藏毒品，被老大扔海里喂

鱼了。」

「那可惜了。」我喃喃说道。本来再次见到他，我还想对他说

一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看来都省了。

「有电话吗？我想打一个长途。」我朝他伸出了手，「国际长

途。」

「稍等。」这人拿出电话递给我。

我拨了阿果的手机，不通。拨李哥的手机，不通。最后我拨了

王辉的电话，终于通了。



挂了电话，我问：「什么时候送我回去？」

「你想什么时候离开？」

「我想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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